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字左右 ，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
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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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连载

北梁广场的正中间有一个大
型音乐喷泉， 喷泉侧畔矗立着一
尊大型的毛主席雕像， 毛主席他
老人家穿着风衣， 背着手， 目光
慈祥地俯视着北梁广场， 眺望着
更远处的北梁山脉、 朔漠高原和
祖国大地。 塑像的下面， 每天都
聚集着一群跳广场舞的老年男
女， 成为北梁一景。

呼维民在广场上遇见了秦五
一， 向他询问家中情况， 秦五一
叹口气说： “楚国庆， 可能撑不
下去了。”

呼维民急忙问， 怎么回事？
秦五一对呼维民说， 楚国庆今年
又查出肾脏毛病， 一直透析， 现
在透析也支持不下去了， 省人民
医院的专家说， 要保命只有一个
办法， 就是肾移植。 上星期天，
秦勤把全家人召集到一起开了个
家庭会议， 宣布她的决定， 把自
己的肾拿出一只 ， 移植给楚国
庆。 家里所有人都反对， 但是秦
勤说已经问过医生， 人体有一只
肾就足够用， 而且她偷偷到医院
做过配型检查， 和楚国庆刚好能
够配上。 她还安慰楚国庆， 这说
明我们正好是天生的一对。 现在
家里东挪西借， 凑够了动手术的
费用， 但是手术以后， 听说还要
吃抗排异药物， 也是一大笔钱，
还不知道从哪里来。

呼维民听得吃惊 ， 急切地
说， 怎么没有听她说起？ 秦五一
说， 秦勤讲过， 你帮我们家够多
了， 中天上大学就是你们工会帮
的， 我们不能再给你添麻烦。 她
让我不要告诉你， 也不要告诉楚
中天。 但是我想， 这事早晚瞒不
住……唉， 人啊， 有啥别有病，
没啥别没钱。 现在我们家里， 还
就数我这个老头子身体硬朗。 我
活一天就能给家里做一点贡献，
所以， 喘气就是生产力， 我可不
能生病。 所以才跑来这里锻炼身
体———实在是病不起啊！

呼维民有些心酸， 他对秦五
一说： “您别着急， 也转告秦勤
不要着急， 也怪我这一段忙得没
有时间去看望您老， 也没有向您
老通报， 对您家里的这种情况，
我们工会已经有办法了。” 呼维
民告诉他， 上次风过庭书记提到
的职工大病医疗互助活动， 已经
开始全面启动， 明天就准备举办
首期捐助仪式。

秦五一说 ： “真像你们说
的， 一年交三十六元钱， 就可以
报 销 百 分 之 八 十 的 医 疗 费 ？ ”
呼 维民说 ， 没错 。 秦五一说 ：
“可惜， 楚国庆没这福气， 他们
矿上不肯参加。 白广发说了， 工
会办的事， 靠不住， 不让花这笔
冤枉钱。”

呼维民说： “他们矿的事以
后再说， 楚国庆的问题， 我会想
办法的。”

上次省委书记风过庭到北梁
送温暖， 提出职工大病医疗互助
思路之后， 呼维民派人到上海、
云南等地调研， 根据北梁实际拿
出了实施方案。 他们的做法受到
了全市广大职工的欢迎， 各企事
业单位职工踊跃参加。 第一期职
工医疗互助活动的单位达到了一
千七百多个， 参加人数达一百多
万人， 收到互助金三千多万元。
这项活动还得到了省市两级党委
政府的大力支持， 朔方省和北梁
市还分别给市总工会拨出一百万
元， 作为启动资金。

第二天， 在北梁广场上， 工
人文化宫门前， 北梁市总工会举
行了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捐助启动
仪式 。 这次呼维民吸取了上次
“金秋助学” 时的教训， 没有邀
请受助职工上台领取补助。 而是
由省市领导致词， 受助职工企业
代表致谢之后， 由市总工会干部
兵分几路， 把捐助款分别送到职
工手上。

（连载15）

这里有劳动关系的曲折故事， 这里有工会工作的形象解读， 这里
有工会干部的炽热情怀……这是一部可以当工会教程读的小说———

人民利益
———工会主席的维权故事

□马艳春 文/ 图

2013年， 我被派往玉树。 那
时候的玉树已经走出地震的阴
霾， 明亮的校舍、 崭新的民房，
处处一片祥和， 在没有遇到他之
前， 我以为这里已然岁月静好，
现世安稳。

世界上最大的玛尼石堆就在
这里， 从坐上飞机的那一刻就神
往这个弥漫着佛教气息的圣地，
这一方灵魂的净土。 也正是在这
里， 我偶遇了这个藏族小男孩，
眉目清秀， 肉嘟嘟的高原红是生
活在这里的人们享有的福祉与恩
赐———在我看来， 那是信仰虔诚
的玉树人民一颗佛心的外化。

这里的孩子大多着装不很整
齐， 甚至手上也总有皲裂之后的
不 清 爽 ， 这 是 游 牧 民 族 的 特
征———始终与自然保持最原始的
和谐，如同树木花草般融于自然。

不记得我们到底是怎样认
识、怎样开始的这一场邂逅，印象
中好像一回头，小男孩就在身后，
仿佛自然的存在。虽言语不通，但
他眼神中自然流露的单纯与友好
让我忍不住还是跟他交流了一
路。他不和我们靠近，总是三五步
的距离却一直跟在我们身后，问
什么聊什么他都只是笑笑， 笑意
中有一丝腼腆与胆怯。 当我们驻
足观赏或拍照时，他席地而坐，双
手交叉抚弄指尖，静静地等候着，
仿佛一下他又回到了自己的世
界。眼神清澈而美好。正是他的这

双眼眸， 坚定了我之后留在玉树
的信念并支撑了我玉树援建的岁
月以及此后的人生征途。

临别时， 我跟他说拜拜， 他
马上朝我们挥挥手， 脸上荡漾着
专属于孩子的满足与幸福。 理解
与沟通往往能够带来发自内心的
喜悦， 瞬间拉近彼 此 的 距 离 。
那份喜悦持续的很短， 似乎是
稍纵即逝， 以致我的镜头只捕捉
到他切换过后的忧伤。 他的小手
局促地要揣进衣兜， 眼睛盯着我
的方向但却没有焦点， 痴痴的、
飘渺的 ， 眼神中分明是一种不
舍。 阳光打在身后， 长长的影子
投在身前。

最近总会忆起在玉树的时
光， 总会想起那个孩子分别时的
眼神 ， 或许是做了母亲的原因
吧。 人和人之间原来即使没有言
语的交流也可以产生如此深厚让
人难以释怀的感情。 眼神中的那
份不舍仅仅是因为我的离开吗，
还是说因为我也一并带走了他对
外面世界的向往与希冀？ 就好像
一个山外来客对山民来说意味着
另一个新奇的世界， 但一旦客人
走了， 山民的远方则又局限在了
大山之巅， 而客人也会念念不忘
那片理想中的桃花源地。

一花一世界， 一树一天堂，
玉树的祥和与宁静以及那双清透
的眸子始终牵绕着我， 不知道多
年以后， 你是否依然安好？

我小时候的理想就是成为一
名武功盖世的女侠， 杀富济贫行
侠仗义， 为此我和发小常在村里
的场院里“练习”打拳。 一天下午
我和发小正在场院里上蹿下跳
“嗨嗨哈哈”时，恰好有大哥的同
学路过， 他马上把一个消息告诉
了大哥，大哥知道后告诉了父母。

原来， 那时电影 《少林寺》
正在热映中， 村里两个小男孩看
完后萌生去少林寺学武功的想
法 ， 他俩背着家人偷偷离家出
走， 家人一天一夜没找到他俩，
都急疯了， 刚要报案时俩孩子回
来了， 据说他俩走着走着又渴又
饿， 实在撑不住了便原路返回。

估计父母怕我也离家拜师学
艺， 听到这件事儿， 便对我说，
欲学武功， 先得干农活， 那些少
林弟子也是平时担水劈柴磨炼出
的功夫。 就这样， 父母上坡干活
便喊着我同去， 父母插秧让我和
哥哥抬水 ， 父母刨地便让我拔
草 ， 一个夏天我被晒得黝黑黝
黑， 武侠梦随着汗水滴进了泥土
再也没发出芽来。 小孩子的理想
善变， 我那时的理想逐渐和父母
的理想靠拢了： 要好好学习， 争

取考学跃出农门。
那时农村人祖祖辈辈面朝黄

土背朝天， 就盼着子女考学脱离
农村， 捧得一本 “农转非” 的户
口。 经过那个夏天庄稼地里的暴
晒， 一定要 “农转非” 这个信念
深植于心。 班里有几位同学是非
农业户口， 班主任每个学期会发
粮票给他们， 每到这时我就羡慕
得流口水。 更让人艳羡的是， 我
们放假时需要跟着父母去地里收
割庄稼， 而他们家里没有土地，
假期对于他们， 躺在风扇底下看
电视才是常态。 我幼小的心灵总
觉得我和他们不在一个世界， 我
的世界因为是农民而卑微得很。

我童年的理想终于通过那年
高考被实现了 ， 虽然考得不满
意， 但在父母眼里什么学校什么
专业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脱离农
村了。

这种喜悦没有维持几年， 就
被彻底打破了。 我们村在城郊，
那时城郊的土地开始旧村改造，
村办企业也红红火火， 村民分钱
的分钱， 分房子的分房子， 我户
口已不在农村， 村里逢年过节发
放的粮油鱼肉等福利和我再无一

毛钱关系。 要想把户口转回村里
当农民， 想也别想， 彼时高考是
万人挤独木桥 ， 此时想 “非转
农” 连独木桥都没有。

最近几年， 有些地方已经取
消了“农”与“非”的户口之说，想
来也是， 现在稍微正规点的企业
都给职工交纳“五险一金”，农民
也可以有养老保障了， 相比城市
人口，他们还多了一份土地。

几十年后， 谁能想到农民的
地位彻底反转。 我是农村走出来
的孩子， 现在每当我提起童年的
理想， 总是后悔不已， 但这种后
悔中透露出曾经身为农民的骄
傲， 正是时代改革变迁， 让我曾
经的卑微被骄傲替代。

如果可能， 我想更改我童年
的理想 ： 我想做个新时代的农
民， 一辈子扎根土地， 要用知识
改变农村的面貌， 让自己一辈子
做个幸福的农民。

当年最想“农转非” □马海霞

你在玉树还好吗？

■图片故事


